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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洲民间童话中，傻儿子往往是家中地位卑微、不愿干活、处处受挤压、被打骂的老三，又是

主动离开家庭、拥有坚定目标和强大能量的英雄。他们在无意识的引领下踏上追寻之旅，追寻独立自主

的生存状态和成熟发展的人格。傻儿子的追寻之旅既体现了西方文学的永恒母题，同时又蕴含着欧洲独

特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因此拥有深刻的心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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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民间童话中存在着大量以 “幸运幼子”

为主人公的神奇故事。这类故事围绕着 “任务和

追寻”主题，讲述了两位兄长先后失败，最幼小

的儿子则一路经受种种考验，最终赢得公主登上王

位的冒险历程。民间童话具备较为典型的结构模式

和人物形象。根据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功能分析理

论，我们发现，幼子成功类童话可以归纳为两种模

式：第一种，三兄弟为恢复家庭完满而外出冒险，

两位兄长因沉迷享乐导致任务失败，老三则凭借着

对家庭的忠诚及感恩的相助者的引导，既解决了家

庭危机，又赢得了公主。第二种，三兄弟为完成自

己的愿望而外出冒险，两位循规蹈矩的兄长备受家

庭期待，却因得罪其貌不扬的相助者而不断受挫，

痴傻的老三则主动亲近相助者，并在其提点下赢得

公主，获得智慧。

民间童话蕴含着人类心理的重要寓意，是

“关于生命和世界最古老直觉观点的延续”［１］３。两

类 “幸运幼子”相异的形象特征和冒险经历，正

体现了成年仪式中的一组矛盾对立：一方面，所有

的社会都试图将青年人塑造成具有自我节制能力的

成员；但另一方面，成年仪式会不可避免地激起个

人意识的觉醒，产生社会中的离经叛道者和疯子。

相较于第一类故事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英雄理念，

第二类故事中傻儿子的自我追寻，他特有的 “傻”

气、先抑后扬的人生，以及森林里脾气怪异的相助

者，都显得更富于成长内蕴。



巴赫金指出，在中世纪，“傻瓜”一词 “从来

没有一般的纯否定的愚蠢的意思”［２］４４４。 “傻”具

有双重性， “它既有贬低和毁灭这种否定性因素

（这是在现代詈语 ‘傻瓜’里保留的唯一因素），

又有更新和真理这种肯定性因素。”［２］３０１傻儿子的

“傻”一方面表现为他的心智发展迟缓，他的思维

如孩童一般，“不是以文化和知识为中介，而是通

过和他的生存有关的事物和现象的直接接触、直接

交往和相互作用而产生”［３］；另一方面，傻儿子的

“傻”是被权威定义的一个概念。他对 “官方世界

诸种法则与程式表现出不理解和背离”［２］３０１，由此

而身陷困境，便是常人眼中的痴。我们发现，欧洲

民间童话中的傻儿子总是能够在追寻之路上慢慢褪

去 “傻”气，最终成长为智慧坚毅的英雄。实际

上，在傻儿子的无意识深处，暗藏着冒险的欲望和

反抗的精神，同时显示出获得人格整合所需的强大

力量。

一、现实困境：理性对非理性的压抑

“在成年仪式中，仪式对象既是孤立的，但又

不是完全独立的。”［４］１４１－１４２童话中不仅冒险者的行

动性对其成长方向至关重要，他所处的社会关系所

起的推进或阻碍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行动结

果，而对于尚未离家的孩子来说，原生家庭无疑是

他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 “父母生养和教育孩子，

并以自己的权威决定其行动范围。”［５］家能为孩子

提供舒适的庇护，温暖的家是许多孩子充满依恋而

无法离去的地方。但即使是同一家庭中的孩子，其

成长环境也绝不会相同。傻儿子的言行举止使他与

原生家庭格格不入，对他来说，家是磨炼他的

起点。

（一）经济的冲突

父母具有珍爱和哺育功能，他们会无条件地抚

养处于幼年时期的孩子，使其不必面对兄弟相争和

现实世界的困扰。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开

始凭借其经验和权威要求孩子承担责任，参与到官

方秩序中去，而傻儿子总让家人失望。

在童话 《炉灰彼特鲁》的开头，兄长们都能

给家庭带来财富，傻儿子则不愿学任何工作，他

“整天坐在屋角的炉子边”［６］，以炉边的煤块为食。

炉灰在傻儿子故事中多次出现，童话是一个等级分

明的世界，所有人都会 “偏爱金子、银子、玻璃

和水晶这样的金属和矿物”［１］２７，炉灰又脏又卑贱，

在灰堆里打滚的傻儿子 “尽管他不伤害任何人，

然而谁也不喜欢他。”［７］这样的懒汉何以成为童话

中的幸运儿，普罗普指出，对神奇故事的解读应从

后文开始，在神奇故事的框架结构中，“开端是由

事件的中间部分或结尾生发出来的”［８］４１。结合傻

儿子独特的冒险之旅，我们发现，傻儿子并不真的

既笨又懒，他邋遢鬼的形象起因于他本可以按照父

辈所积累的传统生活技能和智慧而存活，但他选择

违背家庭期待。灰烬 “在童话故事里是通往沮丧、

羞辱、放逐的密码”［９］。排斥工作，在灰堆里打滚

是傻儿子主动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的象

征，一方面是他对官方文化的戏谑和嘲笑，另一方

面也是他为自己的选择而承受的卑微和屈辱。

在成年仪式中，“最后的晚餐”是母亲精心为

离家的儿子所准备的告别环节，她 “亲手喂儿子

吃，好像他还是个婴儿。”［１０］同样，在民间童话中，

食物的给予也是母亲最常见的祝福和养育行为，孩

子临行前向父母请求食物的场景在各类青年童话中

都广泛存在。挪威童话 《红狐狸和灰小子》里的

三兄弟在出发向公主求婚前，向父母告别，母亲为

兄长们准备了最好的食物，而傻儿子备受挖苦，只

得到一小块奶酪干。虽然对于傻儿子来说，能得到

食物他便心满意足，但在家长那方，食物的差距证

明了父母在衡量孩子们的能力后施行的差别待遇。

巴赫金将社会划分为 “最高的官方文化和最低的

民间文化”，整日在灰堆里打滚，不考虑生活艰辛

的傻儿子形象暗合了民间文化中的自由及狂欢，而

官方文化表现出 “一种以专横为特征的严肃性，

一种以禁止和限制为手段的暴力”［１１］。三兄弟走上

的虽都是求婚之路，但两位兄长都是从父母身上汲

取力量而活着，他们推崇既定的世界秩序、社会等

级，为尊荣而前行。傻儿子则关注于自己愿望的实

现，遵循快乐原则行事，在追求即时满足的动力下

持续行动而不顾后果。傻儿子义无反顾的离家之举

证明他探索世界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不考虑现实

因素的他在家长眼中是愚不可及的。

（二）地位的冲突

除了经济上的冲突，另一个引起家庭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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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是：权威力量对不服管控的新生力量的

压制。官方文化中的父亲是 “秩序和社会规范的

施行者，拥有权力，训练孩子遵守规范。”［１２］但世

界本就处于交替更新之中，不存在既定不变的万物

秩序。拒绝顺从父母要求成长的傻儿子不但是在摆

脱社会的关怀和严肃性，同样也在冲击官方世界的

规范和约束。

离家象征青年脱离父亲的势力范围，试图超越

家长成为新的英雄。在匈牙利童话 《特里多，里

多和鸟》中，日渐衰老的父亲面对自己即将失权，

让位于老大、老二的现象并不反感，他鼓励他们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１３］。但当傻儿子也要尝试

时，父亲却拒绝让傻儿子出门冒险。“‘你到外面

世上去干什么呢？’老人说， ‘彼尔和保尔的遭遇

都不好，你出去又会怎样呢？”［１４］３６０父母言语中似

乎流露出保护傻儿子的意思，然而从傻儿子食物的

缺乏可看出，家长并不想庇佑他。

根据玛格丽特·米德的 “三喻文化”说，我

们发现，傻儿子类型童话中的家庭关系正处于前喻

文化的晚期。由于文化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大部分

孩子 “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他们

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１５］２８，

父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传递着稳固的行为模式和价

值取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存在着缓慢的发展，文

化的进步需要不断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权威的

质疑和颠覆，即使在坚固的前喻文化时期，人们仍

期待着 “每一代人都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

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

力。”［１５］４１傻儿子取代传统英雄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结果。从西方文化中的第一个愚人忒耳西忒斯

到中世纪的寓言文学、宗教文学，傻子的形象常同

神性和智性相结合，他违背常理的行动，无忧无虑

的狂欢总在挑战世俗智慧和权威，走在思想解放的

最前列。傻儿子作为家中的异类，没有顺从地接受

父母的规训；独立于家庭的冒险和成长也是非理

性，偏离父母的预期。父亲让行事与他如出一辙的

儿子成为接班人，对忤逆的傻儿子作出处罚，实际

上都是在精神上吞食孩子，压制新生力量的发展。

完善、健全的家庭是 “提供终生的 ‘过渡空

间’，作为个人与社会，幻想与现实，内心世界与

外部世界之间的休息场所。”［１６］当家长未能扮演好

施予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孩子们的独立发展可能会

屡受挫折，亦可能会因此而被黑暗面的家长推向新

的世界与生命。原生家庭拒绝给予傻儿子成长的空

间，把他当成异类打压。家长既不相信傻儿子能取

得成功，也不能接受与他们不同的傻儿子会取代他

们成为英雄。但傻子的基本精神是 “冲破现存的

社会制度等级秩序对人的压制，迎接新的自由生

活，体验新的人生感受。”［１７］离开封闭的家，走向

未知的新鲜事物是傻儿子的必然选择。

二、追寻之旅：实现人格的整合

从家庭出走的傻儿子还没能成长出足够强大的

力量应对现实的挑战，与之相应，他对自身的认知

仍是混乱的。贝特尔海姆在 《童话的魅力》中指

出，青年童话描述的是 “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获

得最充分自我实现的过程”［１８］，在此过程中存在着

最难以解决的两大成长危机，一是俄狄浦斯情结冲

突，二是人格整合问题。傻儿子不顾父兄劝阻，坚

持踏上求婚之路的行为象征着他成功地从依附于父

母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而冒险的展开便是通过意象

将主人公复杂的情感一一梳理，使之各得其所。完

整的人格在精神分析学中划分为 “伊底” “自我”

和 “超我”，对于傻儿子类童话而言，主人公所追

寻的完整人格目标是成为颠覆官方文化的英雄。

（一）“伊底”的能量

三兄弟进入的分离境域往往 “密集在由梦幻、

空想、如愿以偿及大自然潜藏力量所构成的世界周

围”［１９］。一旦走入森林、坟墓或地下室中，冒险者

不但会脱离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处于 “文化的

虚拟态”，而且会遇见神奇力量，就此改变成长轨

迹。贝特尔海姆提出，脱离现实社会，进入幽暗的

森林象征着进入无意识的领域，即 “伊底”。 “伊

底代表了人最为原始的、属于满足本能冲动的欲

望”［２０］，它在理性世界被看作是比 “自我”与

“超我”更低一层的人格部分，但同时，它又能为

另外两层人格结构提供着行动所需的全部能量。

乌克兰童话 《会飞的船》中，两位兄长正在

森林里计划如何造飞船迎娶公主，一个奇怪的老人

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工作，提出要一袋烟抽。兄长们

对衣衫褴褛的老人感到厌恶，他们只相信作为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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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切实拥有的力量，粗暴地赶走了老人。而这看似

无用的老人，却使寻常的逻辑和因果关系就此作

废。 “你们俩只能做出一个很好的猪食槽子！”［２１］

能干的兄长们在驱逐老人后一路受苦，最终只能逃

回父亲的荫庇；傻儿子则因对老头的一点善意，迎

来了人生转折。普罗普提出，对于主人公力量或美

德的考验都在童话早期便出现了，两者有许多相似

之处，但通过主人公突出的行动，仍得以区分两者

之间的差异。傻儿子离家前没有责任感，不顾羞耻

心，离家后所塑造的又是背弃父母期待，颠覆传统

文化的新式英雄形象。在此类成长之旅中，狭义范

围的道德标准明显不是主人公的考验内容。

森林作为日常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界限，充满了

“神力与神秘之物”［４］１４９，推动受礼者朝未知的、

不可预料的疆界运行。这股力量是 “危险的发源

地”，它对有序的概念化构成巨大威胁，触及这些

边缘的人或物件可能会导致破禁而受到 “污染”；

与此同时，森林中也潜藏着各种可能性，是 “更

新、机遇、改革与创造性的源泉。”［４］１４９老人作为异

世界的守卫者，具有超凡的法力，三兄弟对森林老

者的不同态度，正表现出他们对理性文化和无意识

能量的不同选择。两位兄长长期依赖父母，片面强

调理性，而傻儿子无拘无束，能与老人坦诚交流，

无意识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体验自身真实本质的

东西。根据原始仪式，同饮共餐是 “聚合礼仪，

是身体 （地域）结合礼仪”［２２］，傻儿子把简陋的

食物分给老人，通过共餐的方式建立起他与无意识

之间的神秘联系，因而破坏性的力量无需压制便转

变为提供帮助的力量。 “有什么东西，那无关紧

要；只要 老 人 得 到 一 点，他 肯 定 就 会 帮 助

他。”［１４］４４６在傻儿子的关注下，“伊底”破坏性的一

面得到理解和释放，老人从狂躁的守门人变成了温

和的赠予者。在多数情况下，森林老者给予的宝物

仍是一些奇怪且简陋的东西，如笛子、小船、地毯

等。宝物的赠予同样是一种认同和聚合的方式，这

些物品所发挥的功能与其原初状态是否强大基本无

关，但因与森林———无意识世界相关联而具有神奇

法力。

（二）“超我”的引导与 “自我”的控制

希腊神话里有一则神谕，“女儿结婚时，父亲

便会死亡。”［２３］童话中公主成婚时国王虽不会死，

但当求婚者赢得公主，便意味着他罢黜国王赢得了

王位，翁婿在此是天生的仇敌。与此同时，国王是

官方文化最严格的守护者，几乎所有国王都会因不

满于傻儿子的身份而毁约。“国王非常恼火：一个

人人唤作小傻瓜的蠢小子竟想取走他的千金！他于

是又提出新条件。”［２４］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

难题求婚型情节传承于部落选拔超人智慧和力量者

担任首领的仪式。但傻儿子类型童话中的国王不断

毁约，无止境提升难度的求亲题目不仅是为了考验

求婚者的能力，更是旨在与求婚者为敌，杀死求婚

者。面对官方文化的暴力压制，傻儿子靠着从无意

识领域发掘出来的神奇力量顺利完成所有任务，他

似乎什么都不用做，拥有宝物就能所向披靡。

在挪威童话 《灰小子和他的好帮手》里，傻

儿子获得的 “宝物”是各式各样的流浪汉。他凭

借对善吃者，善跑者，善射者等流浪汉的引导，完

成了国王所有任务。在原始文化中，宝物是 “承

载神灵意志的器具”［５］１０５，受赠的宝物中隐含着一

种整体性的精神力量。主人公通过宝物获得部分神

奇法力，但仍不是其完全的主人。 《童话的魅力》

认为：无意识是孕育宝物的场所，“超我”的思想

观念使其成形；“自我”的力量对宝物获得及运用

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看法进行加工。［１８］１６７童话中流

浪汉的能量呈现出原始、简单、粗野的特点，他们

汇聚于傻儿子身边，既是宝物又是危险的怪物。傻

儿子若不能运用 “超我”将狂放不羁的力量进行

引导，并且熟练运用 “自我”控制这一力量，强

大的力量反而会带来灾难。与此同时，国王不断加

深任务难度，处处威胁求婚者的生命安全，傻儿子

若想改变这被动的局面，他就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前

提下，留有余力去对抗国王。

在 《灰小子和他的好帮手》的最后一场考验

中，国王撕破伪装，命令放大火直接烧死浴室中的

傻儿子。与之对抗的流浪汉所拥有的神奇力量也更

上一层，他体内藏有 “十五个冬天和七个夏天”，

释放出一个季节就能瞬间控制温度变化。不同于之

前身怀绝技的流浪汉，最后出场的流浪汉的能力在

于驾驭自然，他是天气的主宰，人格化的自然力。

傻儿子能使强大的自然力为自己效劳，证明了他的

机敏与智慧已经同在家时的痴傻状态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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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中人类奇异助手所表示的不是人的软弱，相

反，恰恰是人的力量。”［２５］受困于浴室之中的傻儿

子不但如造物主般控制室温，而且成功利用 “超

我”的力量，将防守设计为反击，使国王被流浪

汉的最后一个冬天所伤。促使傻儿子智慧转变的节

点依然是森林，当傻儿子对老者坦白内心困境，其

混沌的无意识便幻化成为有形的、可收放自如的能

量，与之相应，傻儿子的理性思维也从那时得到进

一步发展。尽管国王的难题就其内容而言五花八

门，但它们又呈现出一致性，即都在考验主人公能

否成长出足够的力量打败蛮横而又陈旧衰老的官方

文化，拥有独立、整合的健全人格。如果说兄长的

聪明是 “一种天赋，是独立于性格之外的智

力。”［１８］１６９那么，傻儿子的智慧则是内心世界成熟

后，经验积累和升华的结果。

三、蜕变与统一：颠覆权威的英雄

巴赫金指出：童话中人的形象，总是建筑在蜕

变 （人的幻变）和统一 （人的前后一致）的情节

之上。［２６］３０４森林是三兄弟命运剧变的转折点，从傻

儿子走进黑森林开始，他的精神气质便发生了变

化，不是被进一步压抑，而是顺着他的思维特征获

得了发展，最终变得充满条理和智慧。傻儿子前后

黯淡与光辉的形象显得截然相反，但这样的变化并

非质变，而仅是通过冒险的历练得以 “从开初不

完整、没显示出来、支离破碎，最后变得充实完

整。”［２６］３３０相比于排斥 “伊底”、耗尽 “自我”、无

法建立 “超我”的兄长们，傻儿子所具有的特质

使其一直是命中注定的胜利者。

（一）蜕变：实现成长的英雄

“难题、婚嫁以及获取权力，一起构成一个不

可分割的综合体。”［８］４４０神奇故事通过离家、得宝、

死亡考验等情节回应并重解着成年仪式，克服层层

考验的傻儿子不仅在精神上成长为真正的人，由此

进入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他的行动还消融了等级

世界划出的鸿沟，将崇高与卑贱、强大与弱小、智

慧与愚钝等对立的能量共同释放，人与人之间的屏

障被傻儿子的胜利冲破，所有人都体验着一种新的

生存状态。

挪威童话 《玻璃山上的公主》中，完成所有

难题的傻儿子 “脱下满是煤灰的破衣服，露出漂

亮的金盔甲”［２７］，换了一套装扮的傻儿子与之前灰

蒙蒙的形象判若两人，以至于习惯嘲讽他的兄长们

都认不出他。在原始仪式中，沐浴和服装的更换都

是受礼者用以明确新生身份的惯例。经历重重考验

后的傻儿子由最初的笨拙粗鄙变得光彩照人，是以

外形上的更新喻示了其精神和地位上的重生。除此

之外，婚礼也同华服一样，具有确认傻儿子新的社

会身份和人格结构的功能。一方面，四方臣民参与

到婚宴中同吃同乐，通过共餐的方式使傻儿子与现

实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宣告新国王的诞生。另一方

面，傻儿子与城堡中的公主举行婚礼，象征着

“人类灵魂中两种对立面的结合、对被忽视的精神

能力的承认，以及人类达到完美无缺的成熟程

度”［１］９３。精神分析学指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内

心树立一个目标，实现并成为自己的国王。意识和

无意识的相互斗争经过傻儿子一路的磨炼得以平衡

和满足，而头戴王冠、飞黄腾达，无疑是傻儿子完

成自我实现的标志。

“新国王治理国家，英明仁慈。他统治了许多

年，要是没有死的话，现在还活着。”［２８］傻儿子同

其他童话中赢得王位的主人公一样，贤能睿智地统

治着王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傻儿子曾是官方世界

极力压制的对象，他违背父母期待，打破等级森严

的社会结构才得以实现他的成长目标。与此同时，

老国王虽然表现得蛮横残暴，但他面对傻儿子的反

抗时不堪一击。老国王实际的虚弱表明，传统理念

下建立起来的王国既有体制深陷危机，人们被禁锢

在缺乏生命力的单一机构之中，只有新式英雄的胜

利才能促进王国的真正更替。 “王宫里举行了婚

礼，大请宾客，吃了七天七夜，甚至连马等牲口也

不吃水，只喝酒。”［２９］ “大家在灰小子的婚宴上轻

歌曼舞，尽情畅饮，因为现在他才是真正的英

雄。”［１４］３６５官方文化压抑和恫吓的阴冷色调，以及

其引发的害怕、软弱、谦卑等意识形态都被傻儿子

狂欢的婚礼所消解。傻儿子的成功促使人们挣脱等

级秩序的禁锢，尽情畅饮，载歌载舞。受人尊崇敬

畏的国王被拉下王座，被排斥为异类的傻儿子则在

欢腾中接受加冕。新的权力、新的真理在毁灭中

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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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与生俱来的能量

卡尔·荣格将文化范围内的愚者形象综合考量

后，提出愚者是一个 “极度古老的原型心灵结

构”［３０］８５，他 “同时为上帝、人类与动物”［３０］８８，

是 “救世主的先行者”［３０］８８。与童话结尾的英雄形

象相比，故事开端疯狂、放纵、不负责任的傻儿子

形象更深入人心，引人注目。这前后形象虽然判若

两人，但愚者能量一直存在于傻儿子的人格结构之

中，聪明机灵的兄长们无论如何也通过不了的神奇

考验，傻儿子则凭借无意识能量一步步取得关键性

胜利。《童话的魅力》指出 “‘童话中的主人公’

一词的本义便是具有天赋的人”［１］９５。傻儿子无需

压抑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学会善用自己的能量，他

便是与生俱来的英雄。

傻儿子在故事的开端是窝在炉灰中，众人都可

欺负、嘲讽的对象。但对于他黯淡的生命状态，读

者不会产生类似于对灰姑娘般的同情。原因之一在

前文便有所提及，在灰烬里打滚吃灰是傻儿子自己

的选择，家人想让他参与到光鲜的官方秩序中去，

但遭到傻儿子拒绝。原因之二则在于愚人形象有极

深的民间诙谐文化渊源，愚人往往是 “生活中戴

假面的人”［３１］，因其愚人身份，他得以存在于生活

之中却不从属于生活。傻儿子有权不去理解，有权

去肆意夸张，将禁锢的生活转换成一种喜剧。而事

实证明，傻儿子在开头所做的又是一种另类视角戏

弄现实，他坚定不移选择的路才是正确的成长

姿态。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傻儿子的冒险之旅竟无一

挫折，他能顺利地使森林老人给予保护，神奇力量

为之效劳，国王在他面前则不堪一击。普罗普在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中指出， “主人公无

所不知，因为他是英雄。而他的英雄气概就在于他

的力量。”［８］８７傻儿子得以成为一类神奇故事的主人

公，其根源便在于他强大的无意识能量。超感觉的

精神状态使他同时拥有着兽性、自我以及 “神性

智慧”。将傻儿子设定为主人公的欧洲童话带给我

们这样的启示：能量源泉暗藏于人们内心，人们必

须根据这些认识采取行动，把能量应用到冒险历程

中去，人格的冲突才能得到调节并实现整合，最终

迈向成长。

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傻儿子处于 “恶”的对立

面，但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 “善”。傻儿子是一

个动态的身份，集愚蠢和智慧、卑下和崇高、兽性

和神性于一体。他的追寻之旅由此而面向更新和未

来，以反抗生存困境为开端，获得完整的人格、自

由的生命状态为结局，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长任

务。我们发现，在幸福的结局面前，每场冲突都是

契机，每次考验都有着其作用，但这些转折并不是

“善良的回报”或 “神的惩罚”，它们本身不具有

意义，是傻儿子面对这些事件而采取的行动赋予了

它们意义。傻儿子的冒险之旅充溢着自由欢乐之

感，相信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成长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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